
家庭主妇
整形失败求修复

26岁的肖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流下了眼泪，在三年
前那次失败的整形手术之前，她是个健康开朗的女孩。

“我是最爱笑的，但现在却笑不出来了。就为了结
婚时更漂亮，选择了修鼻手术，想把鼻子整得秀气一
点。”但是术后，肖琦发现，自己的鼻尖比原先还要大。

“我很不满意，找到另外一家权威整形医院做修复
手术。”医生打开肖琦的鼻子却发现，因为是典型的韩
式隆鼻，鼻尖内部已被填充大量的碎软骨，要修复已经
是很困难的事。

“除了怀孕生子的那段时间，我基本都在为那次失
败的手术做维权或者去各大城市的整形医院寻找修复
的办法。”显然，数次修补仍然不能帮助肖琦回到原本
的模样。

肖琦之所以还在与整形医院打交道，完全是迫于
无奈。“我也想结束这种生活，但多次修复手术的伤痛
我已经受了，时间精力和金钱也投入了这么多，要我现
在放弃实在是不甘心。”现在肖琦的鼻子经常有过敏红
肿的情况，女儿问她，她却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真是
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事。”肖琦说。

外企白领
“成瘾”是一种自我投资

安徽人于静留学归国后进入上海一家外企工作，
她面容美丽、举止娴雅，对比旧照片中那个小眼睛塌鼻
梁的腼腆女孩，于静的变化很大。

“我承认自己整形成瘾，但它更像是一种自我投
资。在外企里，我代表着中国女性的形象，美貌让我在
生活和工作中更受重视。”高薪让于静有能力每年奔赴
韩国，在首尔的高级美容诊所里做整形及保养的项目。

记者随即问于静：“在你看来，是否拥有美貌就能
增加女性在就业市场上的资本？”“这个我倒是不能认
同，美貌经常是双刃剑，在有能力的人那里是锦上添
花，反之就可能被视作花瓶。”

据统计，在中国，每年有数百万大学毕业生涌入就
业市场，要从芸芸大众中脱颖而出至关重要，这往往成
为此后一系列整形活动的一个起点。

对此，于静提到了自己的侄女：“她大学毕业前去
修正了鼻形，已经很漂亮，但现在给我打电话说又隆了
额头，还跟我讨论其他整形项目，我都有些惊讶。如果
你不幸是个完美主义者，一次整形就能把你推上不归
路，我就是这样。”

餐馆老板
一次缴几万
为“补偿”青春

杨女士经营着一家餐馆，面
对记者的采访，她首先请记者猜
测她的年龄。

杨女士面庞红润饱满，从外
表来看，估计50岁左右。

“快60 岁了，”杨女士开玩笑
地说，“我老公比我年轻五岁，看
起来也就四十多岁的样子。做餐
饮起早贪黑，我又爱操心，这两年
老得特别快，就迷上了整形。”

但杨女士为什么认为自己爱
整形呢？

杨女士告诉记者：“几年前我
朋友介绍我在一家会员制的整形
医院做项目，我交了几万块入会，
为此跟我老公还大吵了一架。他
们向我推荐各种疗程，第一个手
术记得是‘切眉’，确实解决了我
吊眼角的问题，显得年轻了。我
就上了瘾，一年时间把入会费花
得精光。第二年饭店生意不太
好，我咬咬牙，又缴了钱。”

为什么没有大的整形项目，
也会有巨额花费呢？杨女士解释
说：“光是拉皮几次就上万块，有
了新的仪器也忍不住尝试一下。
要是一段时间没做疗程，总觉得
变老了。我老公讲我这都是心
病。今年无论如何不能在这方面
花钱了。”

在记者对整形医院的调查
中，遇到的与杨女士情况相仿的
整形者不在少数，青春的逝去让
她们心生恐惧，整形成了能够抓
住的那根稻草。“我年轻时受了很
多苦，现在有了点钱，却老了，真
不知道我这瘾能不能戒掉，可能
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补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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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美女
整形只为提高点击率

记者在合肥某网络科技公司的直
播间里见到了小雪。

小雪今年 22 岁，是一名在校大学
生。提到“整形成瘾”的话题，小雪讲述
了自己的经历。

一年以前，就读传媒专业的小雪找
到一份网络主播的工作，她的专业素养
是团队中公认最高的，但直播人气却始
终处于末游。

“团队经理有次找到我，拿很多主
播的视频资料跟我分析，因为我的脸型
比较圆，两眼间距挺宽的，就特别不上
镜，化妆也改善不了。现在网友都喜欢
那种标准的‘网红脸’，欧式大双眼皮、
高鼻梁、嘟嘟嘴。于是我就去整形医院
咨询，然后花了2000元，打了玻尿酸来
隆鼻。”

这样做是否真正提高了人气呢？
小雪摇摇头：“并没有，我的鼻梁确

实变高了，但和眼睛的比例不协调，看
起来特别奇怪，我又去整形医院咨询，
他们反而怪我当时没有同意他们的全
套方案。”

“全套方案是怎样的？”记者追问。
“就是整个面部的改造，连发际线

都包括在内。我当时想既然自己想做
这一行，就要付出一些努力，想更上镜
一些。后来陆续做了欧式双眼皮、玻尿
酸填充苹果肌和下巴。”小雪说。

当记者问及所有这些项目的花费
时，小雪坦言自己现在每月要还信用卡
6000 元，“除了眼睛，玻尿酸的作用只
能维持几个月，马上又要打回原形。我
再也不会去做了。”

记者仔细观察小雪的脸，的确有塑
胶感，表情也显得僵硬。“最难堪的是在
直播平台上会‘撞脸’。”小雪打开网站
页面向记者展示。记者发现，众多网络
主播的平台形象都与面前的小雪有惊
人的相似之处。“我决定还是放弃整形，
以内容取胜。”

本报读者如果有整形失
败或相关投诉，请致电本报热
线电话：0551－62620110，
或微博私信@市场星报

“整形成瘾”？她们各有各的想法
倾听整形“上瘾者”讲述她们的故事

当前，整形已经成为女
性最为关注的话题，只要花
个几千或是上万块钱，就可
以到随处可见的整形机构做
个微整形，隆额头、隆鼻等等
简单手术，“随做随走”。但
记者通过调查暗访了解到，
这些随处可见的整形机构却
是乱象丛生（本报昨日重点
报道）。

为何还有这么多人热衷
于整形？记者采访了各不相
同行业的女性，就她们看来，
迫于社会、职业的需要或是
为了追回青春的感受，花钱
整形势在必行。

▋本报记者

美容机构负责人
我就是最好的广告

在安徽某家小型美容机构
内，记者见到了负责人范云。

范云今年 39 岁，她身形苗
条，五官标致，扎着高马尾，显得
比同龄人年轻许多。“我在这家
美容机构工作几年了，超过一
半的客人是我的老客户，她们
看我一直能保持年轻的状态，
才这么信任我。所以只要是我
的推荐，她们都愿意去尝试。”

作为一名业内人士，范云
怎么看待“整形成瘾”的问题？

“整形往往是一种群体行
为，在我们机构经常遇到来
整形的女士，她们开始时所
做的整形项目不同，比如有
做 鼻 子 的 ，有 做 眼 睛 的 ……
但后来她们会互相影响，本
来只是做眼睛的，也整了鼻
子。我觉得这种就特别不理
智。因为一些永久性的整形，
是容不得你后悔的。”

记者追问范云，“整形成
瘾”的人都有什么特点，范云回
答说：“我觉得有两点。一个是

‘完美强迫症’，总觉得不满意，
比如我有客户经济条件并不太
好，但她会为了整形而省吃俭
用，别人存下的钱都买房了，她
是攒够一笔钱就来做整形；另
一个是‘不安全感’造成的，很
多已婚女士都试图以整容手术
让自己变得更加年轻漂亮，在
丈夫面前保持魅力，有这样的
心态很容易对整形产生依赖。”

（按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

均为化名）


